
符号与山岳：
五岳真形图的图像学探究与艺术化表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宗教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道教历史文化研究

马  杰

在登封

的中岳庙中，

有大小两通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

石碑。

两碑形制古朴，造型简洁，

最为惹人注目的是碑上刻画的五组图案，

他们形状诡异，既像是图画，

又好似文字，让人难解其意，

而这就是道教中代表五岳的灵

图——五岳真形图。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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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真形图作为道教图像体系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宗教信仰与艺术表达交汇的独特成

果。它既是一种宗教符号化的图像，承载了古

代山岳崇拜的文化记忆，又通过视觉艺术形式

展现了道教的宇宙观与信仰体系。自魏晋南北

朝以来，五岳真形图逐渐从早期的地形示意图

演变为道教护身符，并融入了复杂的宗教象征

与符号体系，其内容既包括道教的学说，也体

现了将山岳作为天地连接点的宇宙观设想。
研究五岳真形图不仅能揭示其作为道教符

图在宗教仪式与信仰传播中的功能，还能为探

讨古代图像与符号化思维提供重要线索。作为

符号与山岳的交织体，五岳真形图表现出显著

的抽象美学特征，其视觉语言以符篆化的线条

和几何形态为核心，构建了一种既服务宗教实

践又具有艺术价值的图像体系。此外，这些图

像的区域化、多样化特征以及在铜镜、玉饰等

艺术品上的再现，也展现了其与民间信仰和地

方社会文化的深刻互动。
本文旨在从图像学与艺术史的双重视角，

探讨五岳真形图的符号化过程、视觉构成及

其宗教象征意义。通过梳理五岳真形图的历

史发展、分析其抽象美学特征，并结合具体

图像实例，以期揭示这一图像体系如何在宗

教与艺术之间架设桥梁，成为道教视觉文化

的重要代表。

汝到瑶池西，披图问阿母 ：文本视角下
的五岳真形图

“汝到瑶池西，披图问阿母。”〔1〕关于五岳

真形图的起源，明代文学家王世贞在《五岳真形

图》一诗的开篇便道明了该图在中国传统神话体

系中的发端，即源自西方瑶池“阿母”——西王

母。但作为具有丰富宗教象征意义的道教灵图，

五岳真形图的起源，与其说是来自渺不可寻的传

说，不如说是由历代修道之人累世增订而成。
在可考时间的文献中，“五岳真形图”一词

最早出现于两晋时期，成书于 317年的《抱朴子》
中已经记录了“五岳真形图”，并且将其与道教

重要经典《三皇内文》并举，认为道家的符书

之中，“最神”莫过于此二者。〔2〕可见在两晋时

期，五岳真形图已经是地位极高、广为人知的

道教灵图了。葛洪转述其师郑隐对五岳真形图

的描述时言其可“辟兵凶逆，人欲害之者，皆

还反受其殃”，而真形图的传授也十分隐秘，藏

于五岳石室幽隐中，四十年一传，且若非“应

得道之人”则不可见。 〔3〕

中岳庙明代“大五岳真形图碑”



98 紫 禁 城  Forbidden City

中岳庙明代“大五岳真形图碑”局部

中岳庙明代“小五岳真形图碑”局部



992025 年  第 2 期

六朝时期，关于五岳真形图起源的记载开

始具象化，开始与人间帝王有了渊源，王世贞

笔下“瑶池披图见阿母”的典故即在这一时期

诞生。《隋书》载六朝时期出现了《汉武内传》
一书。在《汉武内传》中，作者借西王母之口

详尽叙述了五岳真形图的诸多细节：五岳真形

图为三天太上道君依托川源之规矩、河岳之盘

曲所创，而“道士执之，经行山川。百神群灵，

尊奉亲迎”，此物“至珍且贵，上帝之元观”。〔4〕

经过汉武帝多次叩首祈请，希望西王母将之下

赐，西王母方才允诺，又言可传授董仲舒五岳

真形图。这是已知较早系统性阐述五岳真形图

渊源的文献，也由此让五岳真形图与上古神话

传说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同时，也是在《汉武

内传》中首次描述五岳真形图的具体样貌为：“山

川盘曲，形似书字。”  〔5〕

也是在六朝时期，梁代陶弘景所编《真诰》
首次记录了《五岳真形图序》并且收录了《授

图祭文》和《受图祭文》，在序论中同样描述五

岳真形图由汉武帝求取自西王母的神话，而神

话内容行文与《武帝内传》颇为相似，堪称是

后者的缩略本。据考，《武帝内传》之文本增加

了诸多上清派道经的观点，成书时间或晚于陶

弘景所记序论之时间。〔6〕这可以表明，在六朝

时期，五岳真形图的神话叙事构建已经趋于完

成，其本身在宗教层面的使用和传授方法也已

经成型。此外，《五岳真形图序》从地理角度开

始准确描绘五岳情况，同时又托名黄帝，以南

岳无辅佐之山，故绘出霍山、潜山作为南岳储

君，又以青城山为五岳上司，庐山为五岳监司，
再绘出二山的真形图。至此围绕五岳系统已经

呈现出九山真形的情况。
到了北宋真宗年间，道士张君房辑前代古

本整理而成《云笈七签》，收录了诸多涉及五岳

真形图的文献资料，如《五岳真形图序》《五岳

真形神仙图记》《王母授汉武帝真形图》《晋鲍

靓施用法》等，其中亦记载了五岳真形图的传

授仪式：要求在夜半时于密室或庭中举行，且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陶公传授仪》（P.2559）局部

其中涉及传授五岳真形图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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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所托非人，则有身死于道路的天罚。〔7〕进

一步强调了五岳真形图秘传性和神圣性。完备

的仪轨和庞杂的文本表明在宋初，五岳真形图

的使用、定义、法则均已经趋于成熟、定型。
从文本角度观察五岳真形图的演化路径可

以看到，五岳真形图在文本发展上存在一个从

抽象到具象，日趋宗教化、规范化的过程。其

于汉晋之际《抱朴子》中已经被确立为道教核

心道法，但此时对“真形”的定义是相对抽象

的，蕴含早期道教对于山川地形与宗教象征意

义的认知，作为符箓的一种，五岳真形图是修

炼者进入神秘境界的重要媒介，所谓“应得道

者，入山精诚思之，则山神自开山”〔8〕，其文

本所呈现出的汉晋玄学的意味浓厚，同时在葛

洪的表述中，尚未提及西王母授图的神话叙事。
进入六朝《序论》和《内传》时期，五岳

真形图已经开始具象化，虽然仍旧强调玄学意

义，“书形秘于玄台”，但“真形”本身已经明确，
是山川盘曲、形似书字的形式，是一种山川图。
而其抽象的定义也从“山神”所看守转为更加

传承有序的故事：它由上界西王母所收藏，人

间圣王汉武帝祈请传授下界，又由儒教大德董

仲舒承其法门，该灵图至此已经完成了由“出

世”而“入世”的过程，其逻辑更加完备。真

形图作为象征天地宇宙的平面图，它的图像既

符合道教对“真形”的概念化需求，与现世的

儒学、君权相融合，同时又存在服务于道士修

炼与仪式中的实际用途。
而历经隋唐，道教的宗教化进程进一步发

展，北宋时关于五岳真形图的文本阐述已然定

型，在《云笈七签》收录的文本中，授、受图

时所应有的仪轨亦已完备，且佩戴使用方法、
使用时所注意的事项、灵图本身会对使用者造

成的影响均在经典中一一阐述。进入宋代，五

岳真形图作为一个或许源自原始山岳崇拜的图

像，已经完成了宗教化改造，并且在其核心文

本的观点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将山川地形与宗

教象征融合的符号系统。

真形图五岳，遐想结三洲 ：五岳真形图
的图像学分析

五岳真形图，其文本的传承在隋唐时期已

经趋于稳定，但经典中关于图本身的绘制方法

一直讳莫如深，或有失传，或有意隐藏。目前

传世最早记录于经典中的五岳真形图图像收录

于明代正统年间印行的《正统道藏》中，其中

记录了《洞玄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下文称“古

本”）以及《洞元灵宝五岳真形图》（下文称“洞元 

本”）两本图案，二者显系同一套图像体系，后者

古本霍山、潜山、青城山、庐山真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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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西王母故事画像石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汉  西王母龙虎座图画像石 

四川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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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前者细节更多，且各真形图内外有小字注

文，推测为传自北宋《云笈七签》的别本。
二者在图旁均配有“五岳真形文”符箓，

又名“三天太上长生符”，其被记载与五岳真形

图有同等功效，即所谓“写如五岳同”〔9〕，同

时在图后写有关于是图色彩的标注，如黑色为

山、红色为水、黄色（洞元本记作白色）点为洞

穴，小则为丘陵，大则为山岳。可见在原初之

时，五岳真形图应为彩色，并非纯粹的抽象符

号，而是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写实性，即所谓“画

小则丘陵微，画大则陇岫状”〔10〕，值得一提的

是，被认为时代更为古老的洞元本真形图在图

示环节还增加了佩戴时所能提供的功效，如驱

邪、避灾、治病等等。
较晚成书的《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收

录了传世文献记载的另一版本五岳真形图（下文

称“灵宝本”），该书被认为是宋元之际符箓派道

士编纂，最终成书于明初。可以看到这个版本

的五岳真形图的底本趋向于洞元本五岳真形图，
所别者，在细节上更为粗糙。但图像的绘制方

法无二。

从图像学演化角度，更值得关注的则在东

华派重要经典中，成书于南宋初年的《上清灵

宝大法》首次出现的两种“五岳真形”（下文称

“上清本”）。它们被记录为“上五岳真形”和“下

五岳真形”，其中下五岳真形在绘制方法上与洞

元本相类似，以小字标识出山中地点，对照古

本、洞元本、灵宝本、上清本可见，上清本似

乎出现了抄录上的谬误，将原来的东西方位错

绘为南北。值得关注的是上五岳真形的绘制方

法，可以看到已经呈现出抽象化趋势，虽然对

照下五岳真形可见二者存在图像学上的继承关

系，但是上五岳真形图开始大量简化图中内容，
明显开始由“山水地图”转向“符号”，图中基

本看不到较为复杂的“山水盘曲”，也没有标注

地名文字以及方位。经典图像抽象化和简化也是

宗教在传播过程中所必然会发生的，即繁复的仪

轨和教法迁就于传播便捷，逐渐趋向简化。
葛洪在《抱朴子》中所言“道书之重者，

莫过于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也”，又言“上士

入山，持三皇内文及五岳真形图，所在召山神，

及按鬼录，召州社及山卿宅尉问之，则木石之

古本、洞元本、灵宝本中岳嵩山真形图（从左至右）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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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山川之精，不敢来试人”。〔11〕这一描述表

明，在早期道教的山岳崇拜体系中，存在“三

皇文”和“五岳图”并列出现，并且依托其镇

压山怪的情况。
约在宋元之际，《三皇内文遗秘》出现，该

书便收录一种进一步抽象化、符号化的五岳真

形“图”，并且明确为“五岳真形符”（下文称“遗

秘本”）。“遗秘”一词，表明其源自三皇文系统，
为后人收罗散佚文献编辑而成，其应自有更高

古之传承。作为明确为“天书”的符文类典籍，

《三皇内文遗秘》在道教经典中与五岳真形图部

属不同，但二者的图像学渊源仍旧隐约可见，
对照古本和洞元本五岳真形图便可知，五岳真

形符或许为了便于刻画携带，将整个真形图的

方位调整为上西下东，左南右北的模式。相较

“图”，“符”的抽象性达到了极致，仅仅抓取五

岳真形图中最明显的几处特点，变曲为直，尽量

将线条简化，已经基本看不出山水地图的形貌。
符号化的五岳真形图应比宋元之际《三皇

内文遗秘》出现得更早，北宋《宣和博古图》
就收录了一面唐代五岳真形镜，其内绘制的五

岳符文相较遗秘本更为简化，但大体仍旧不离

其宗。
明代出现了一种依托于前代图、符，进一

步规范化的五岳真形图。从明初开始，各地坛

庙多立五岳真形图碑，这或许同明太祖朱元璋

对五岳祭祀的重新定义有关，根据东岳泰山洪

武三年（1370 年）《去东岳封号碑》所叙，朱元璋

革除了五岳与世俗皇权之间的关系，只以山水

本名称其神，各地树立的五岳真形图碑，或许

上清本中岳嵩山真形图

左为下五岳真形，右为上五岳真形

遗秘本中岳嵩山真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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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诠释洪武三年后新政权对五岳崇拜定义的

官方产物。
在五岳中，五岳真形图碑已知就有东岳泰

山洪武十一年（1378 年）刻、万历四十二年（1614

年）刻；中岳嵩山万历二年（1574 年）刻、万历

三十二年（1604 年）刻；西岳华山康熙二十一年

（1682 年）刻；北岳恒山（曲阳）崇祯元年（1628

年）刻。这批真形图碑形制十分统一，相较前代

变曲为直，线条僵化简略的五岳真形图像而言，
对图案进行了美化设计，令其更为圆融，对线

条粗细的流畅运用很明显将“图”与“符”进

行了融合。在碑文图说上，则增加了何山主何

事务，以及官职、生死、贵贱等纲常礼教内容。
明制五岳真形图的图案由于散布范围遍及南北，
且美观精练，故而影响极大，明清两代在铜镜、
铜鼎、饰物、钱币等处均可以见到此明制真形图，
后世对五岳真形图图像的认知基本来自于此。

从晋至明，五岳真形图的图像学演化展现

了道教视觉文化从地理指引到宗教象征的多维

发展。从早期以地图形式绘制的山水示意图，
到北宋后的符号化真形图，该图逐步从写实走

向抽象，结合符箓特性形成独特的视觉语言。
这一图像学变迁体现了道教从地理学实践到宗

教象征系统构建的跨越与发展。

乞得真形图，五岳在指掌 ：五岳真形图
的艺术化表达

作为道教文化中的重要图像符号，五岳真

形图承载了道教宇宙观、山岳崇拜以及符箓信

仰等多重意涵。其最初以“护身符”的形式出现，
功能上用于修道者的护佑与祈福，而图像上的

几何化与符号化特征，则契合了道教对“真形”
不可知性与超越性的认知。这种源于宗教仪式

的实用性图像，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转化为一种

具有高度美学价值的艺术形式，广泛渗透至宗

教仪式、世俗文化及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
艺术化的五岳真形图不仅在形式上体现了

明  仇英（款）  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局部）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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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与象征的高度融合，更在功能上实现了从

宗教信物到艺术载体的转型。其图像结构以几

何化的山岳形态为核心，辅以符箓纹样与道教

标志性符号，通过铜镜、玉饰等工艺形式予以

展现。这些载体使其从单纯的道士修炼用具转

变为具有文化传播意义的装饰性艺术品，成为

联系信仰与艺术的视觉纽带。下文以部分传世

文物为例，来探讨这一道教传自天神的符箓是

如何跨越宗教界限，最终“飞入寻常百姓家”的。
将五岳真形图制作于器物之上，在宋之前，

仅出现于铜镜，这源于道教以镜驱邪之故。《宣

和博古图》中所呈现的“唐五岳真形鉴”便是

一例：铜镜镜背凸起，制造出十字形山岳状镜

钮，居中刻绘中岳嵩山真形图，钮的四端延伸

分隔四个区域，分别刻绘东岳泰山、西岳华山、
南岳衡山和北岳恒山真形图。宋人记录的唐代

器物已然无存，但由于图示尚在，后世多有模

仿其形制而创作的铜镜，如上海博物馆藏万历

二十七年（1599 年）王象乾制五岳真形镜，其设

计母题明显源自《宣和博古图》中的唐镜，所

不同者在纹饰上更为华贵，并在铜镜内外两周

刻有铭文。清乾隆年间清宫曾根据《宣和博古

图》仿制过一批造型一致的铜镜，其中亦有这

款五岳真形镜。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唐玄宗时期，道教宗师司

马承祯在开元十五年向唐玄宗进献的含象镜，其

全称为上清含象鉴天地镜，是司马承祯作为修

道者对于世界认知的具象化体现。〔12〕其镜纹以

围成方形的八卦卦象为界，分成内外两区。内

区整体系正方状，寓地方之意，方内在东、南、
西、北、中的正位处，各置山纹代表五岳，在

司马承祯设计的含象镜中，五岳被进一步抽象

为纹路，其是否具有与五岳真形图相似的宗教

图像来源，目前尚无明确的证据，但以五岳刻

画于铜镜之背俨然是唐代已经流行的做法，司

《
宣
和
博
古
图
》
所
收

「
唐
五
岳
真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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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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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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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清含象剑鉴图》之“上清含象鉴天地镜”

唐  天地含象五岳纹镜及拓片 

上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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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缂丝降衣及局部 

罗德岛设计学院博物馆藏

降衣为道教仪式中所用的一种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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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刺绣云龙仙鹤纹降衣及局部 

罗德岛设计学院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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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样巾制》之“五岳”

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

明  五岳真形图墨（正、背）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马承祯亦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制。此类铜镜

图案记述于司马承祯的《上清含象剑鉴图》中，
上海博物馆、洛阳博物馆均收藏有图案一致的

铜镜，后世名天地含象五岳纹镜、日月星辰八

卦纹镜者均为此物。
唐宋之后，由于明代官方大力传播五岳真

形图，明代之后以五岳真形图为母题而创作的

各类艺术品迅速增多。在宗教场合中，五岳真

形图依然在道教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广泛出现

在斋醮仪式上所使用的法衣、冠帽上。同时，
真形图的宗教意涵开始淡化，甚至由于其高古

的来源及玄奥的内涵，在明末工艺美术的复古

风潮中成为仅体现古意的装饰纹样，成为文人

士大夫的案头陈设。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明

代五岳真形图墨，正面纹样为五岳真形图浮于

沧海之间，背面为朱之番题字，文字内容大体

上表达出希望借翰墨遨游五岳十洲的幽怀，而

绝少宗教意涵；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清

代印谱《印选》一册，其中收录有“五岳真形

图”朱文长方印一方，同册所收印鉴以“有花方

酌酒”“友仙”这样的闲章为主，从此推测此印的

阅读链接

五岳真形图与明代制墨
—

 ◎ 明代中晚期制墨业兴盛，表现在产品上就是墨锭的形

制与花样推陈出新，甚至还出现了专门描绘不同墨锭形状、

纹饰的墨谱。在明末复古思潮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墨锭多

有仿古的形制或纹样，诸种复古纹样中即包含五岳及五岳

真形图（或四岳真形图），如《方氏墨谱》所收“四岳”墨、

“五岳铭”墨、“五岳五款象形”墨；《墨苑》所收“五岳真

形图”墨、“五岳四渎”墨、五岳图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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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可见其亦是脱略宗教意涵的文人雅玩。
五岳真形图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中国，1676

年，曹洞宗寿昌派开山鼻祖东皋心越东渡日本，
东皋心越不仅佛学高广，对道教的认知同样十

分精深，他在诗文集中曾专门提及他对五岳真

形图的看法，曾言五岳真形图为“世人渡江航

海随身带之，可却风涛之险”〔13〕，可见在明清

时期，五岳真形图同样在“世俗化”。原本是道

士入山修行护身的山岳护符，在沿海则被赋予

了避免风波危险的功能。心越东渡后，五岳真

形图被其带入日本，江户时期水户藩大名德川

光圀与心越交好，德川光圀号常山，其花押便

是模仿五岳真形图中北岳恒山而来。五岳真形

图传入日本后又为金峰山寺修验道（修验道，日

本山岳信仰受外来宗教影响下产生的一种修行方法，信

众需在灵验之山中修习，其主要参考了密宗经典为修习

体系，故也被视为佛教一派）所使用，形成日本独

特的方形长柄五岳真形镜。相传，修验道入山

修行时均携带该镜，吟唱真言便可以辟邪护身。
而到了日本近世，还出现了专门搜集各种版本

五岳真形图的专书，即由横山润编辑的《五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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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  五岳真形图方柄境

东京艺术大学美术馆藏

德川光圀花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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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山润编辑的《五岳真形图集》所

收各版本五岳真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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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图集》，其中收录了包含“月令广义五岳真形

图”“衡岳志五岳图”“石刻五岳图”“方氏墨谱

四岳图”在内的多种中国古典籍中出现的五岳真

形图。其所收版本多样，搜集全面，从中亦可见

五岳真形图在当时日本的流布情况。
五岳真形图的护身符性质在朝鲜半岛更受

欢迎，在朝鲜王朝被广泛运用于甲胄、枕头以

及诸多织物纹样中，其道教含义已被冲淡。如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朝鲜王朝时期的

五岳真形图甲胄，道教的五岳真形图与佛教的

六字大明王咒共同绘于甲胄之上。而在朝鲜宫

廷，还出现了以五岳真形图为主要纹饰的“五

山枕”。五岳真形图在朝鲜的“世俗化”不仅是

一种实用性需求的体现，更是对传统宗教符号

系统的一次文化延续与创新。在这一过程中，
其抽象的宗教象征被赋予了更广泛的社会功能，
成为军事和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岳真形图最初功能是护佑、指引、辟邪，
其表现形式不过为书写于纸上的符箓。这种图

像在几何化与符号化设计中体现了对“真形”
不可知性和超越性的宗教理解。但随着明代官

方对五岳崇拜的祛魅，帝君让位于山灵，五岳

真形图的严肃性逐渐被解构，令该图趋于世俗

化，并迅速作为护身符广泛流传于汉字文化圈，
它从宗教象征演变为社会文化符号的过程，也

是宗教逐渐在近世世俗化具象体现。
五岳真形图的符号意义源于对山岳崇拜与

道教宇宙观的深度结合。作为宗教符号，其核心

概念“真形”蕴含道教对宇宙本质的认知。道

教认为“真形”代表山岳的内在灵气与超越性形

态，其抽象的符号化表达形式与道教特有的象

征思维密切相关。在五岳真形图中，每一座山

岳不仅是地理实体，还与五行学说、八卦方位相

对应，形成了天地人三者相通的宇宙模型，道教

对于宇宙的动态认知隐藏于其中，其抽象化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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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不仅象征着地形，还传递出道教对能量流动的

理解。每一座山都以特定的符号语言呈现，例如

在《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中，山岳的形态被

描绘为相互交织的线条，暗示着气与形的统一，
同时通过符篆标注山岳方位和河川走向，描绘了

一个层次分明的宇宙模型。这种图像不仅用于祭

祀和修行，还用以指导道士在地理空间中的行走

与冥想。符号化的设计体现出道教符图作为宗教

信物的高度抽象性。

在视觉语言上，道教的五岳真形图经历了

从地理地图到抽象符号的演化。在魏晋时期，
五岳真形图以地理形态呈现，强调山川地貌的

实际形状。随着道教的宗教化进程，其图像逐

渐向符号化和抽象化转型，呈现出几何化与线

条化的特点。这一演变不仅体现在图像的形式

上，还体现为其视觉结构的宗教意义。唐宋时

期的五岳真形图开始以几何符号和符箓形式出

现，例如在《洞玄灵宝五岳真形图》中，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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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绿色地盘金彩绣郁罗箫台五岳真形图云龙纹降衣（正、背）

俄勒冈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以方形和曲线表达，辅以符篆和地名标注。此

时的五岳真形图已经脱离了单纯的地理图示，
转而成为道士修行和祭祀的视觉工具。而随着

市民阶级崛起，宗教日趋世俗化，修行和祭祀

的秘传之法开始解体，伴随着明太祖朱元璋公

开的祛魅：“岳渎之灵受命于上帝，非国家封号

所可加。”五岳真形又“回到”人间，宗教图像

开始与世俗文化互动，这已是近世以来所有宗

教所遭遇的情境，汉季面对上神只是不断叩首

的刘彻与明季谈笑去瑶池问阿母的王世贞可作

一前后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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